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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女性主义的新视角来看，《寒夜》中的曾树生形象所体现的现代女性意识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之前的

子君、梅等女性，这一代深受“五四”启蒙和随之而来的女性解放运动影响的进步女性，她们不仅勇敢地从家中走

了出来，还热烈地追求自由、平等以及个人的幸福生活。巴金将女性生存、价值以及出路等现代知识女性的命运命

题纳入了小说创作之中，对现代女性的人格独立意识、自我认同意识、经济独立意识、个性解放意识等女性问题提

出了新的思考，同时也表现出对女性独立之后路在何方的深切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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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 《寒夜》写于 1944 年至 1946 年底，此

时距离轰轰烈烈的 “五四”运动快 30 年了。在这

约 30 年期间，随着西方新的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中

国社会出现了一种与男性社会抗衡、追求男女平等

的新的意识形态，被称为女性主义，也称作女性意

识。这种 “女性意识”里，蕴含着三个层面的意

义: “第一是独立意识，从社会价值层面反抗男权压

迫，反对女性屈从地位和依附性生活方式，追求女

性独立人格; 第二是性别意识，从与 ‘男’相对应

的‘女’的性别层面注重并肯定女性不同于男性的

心理体验、象征表征和内在情思; 第三是 ‘人’的

意识，从生命本体的层面追求女性作为人的意义，

实现人全面和自由的发展。”［1］

现代知识女性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及由此生

发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受益者。现代知识女性的生活

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息息相关，她们有的为反

抗社会家庭压迫、追求个人理想而斗争，有的为反

抗封建思想、争取婚姻自由而奋斗，都曾表现出光

彩夺目的精神风貌，比如“《伤逝》中的子君、《日

出》中的陈白露、《腐蚀》中的赵惠明，通过她们，

分别从爱情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三个方面表

现了不 同 时 期 的 小 资 产 阶 级 知 识 女 性 进 行 的 抗

争”［2］，尽管最后她们失败了，但是她们毕竟在女

性解放的路上一步一步地往前迈进，即使在这条路

上，她们的身影显得如此单薄，她们的步履显得如

此悲怆。这条路从 20 年代的子君走到 30 年代的陈

白露、繁漪、梅，一直走到 40 年代的曾树生，似乎

这时中国现代知识女性才直起腰来，有了一点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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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空气的自由。

一、曾树生的女性意识

曾树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知识女性，

她不仅年轻漂亮、健康活泼，同时也追求个性解放、

个人价值。受当时风行的 “教育救国”的影响，她

选择了教育专业，希望和汪文宣共同创办乡村化、

家庭化的学堂，并愿为此而奋斗，那时的他们意气

风发、踌躇满志。曾树生有了生活上的伴侣，找到

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志。为追求真爱，她不拘形式

与汪文宣自由同居，毫不畏惧婆婆的冷嘲热讽，她

不做唯命是从的家庭奴隶，无视婆婆的无理指责，

坚持走自己的路。似乎，那些曾经束缚了无数传统

中国妇女的封建家庭伦理道德都对她失去了管束的

力量，在她的思想里家庭关系应该是自由平等的，

最后当婚姻失去爱的基础时，她勇敢地与汪文宣解

除了夫妻关系，奔向心中所向往的自由与幸福。在

现代文学史中，她是一个特例，她具有之前所有文

学作品中的女性都不曾具备的现代女性意识。

具体说来，透过曾树生这个现代知识女性所表

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女性的人格独立意识

女性的人格独立意识，实际上是 “五四”对

“人”的观念的继续与发展。“‘五四’是一个梦醒

的时代，是一个向传统说 ‘不’的时代; ‘五四’

具有 ‘轼 父 情 结’，它 以 捣 毁 那 腐 朽 的、万 恶 的

‘铁屋子’为目的。在这一时期，传统的没有个体

声音的集权专制文化和没有女性声音的男权垄断文

化受到了全面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3］随着女性解

放和女性主义 ( 或者说是女权主义) 传入中国，女

性意识到自己也是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拥有生命所

固有的独立价值和尊严，不能再做传统陈腐思想和

男权的奴隶了，她们开始反思自我的存在，开始从

单纯的“女性” ( 女人) 进入到“人”这个角色。

具体到 《寒夜》，曾树生已经不再像传统女性

那样要完全依附于家庭、依附于丈夫，而是表现出

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立精神。在工作中，她尽管是作

为一个“花瓶”存在，尽管也会有 “我一个学教育

的人到银行里去做一个小职员，让人家欺负，也够

可怜了”①这样的哀怨，但是，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

的尊严和人格独立，她认为现在骂人作 “花瓶”已

经过时了，时代不同了， “花瓶”也是份正经的工

作; 在家 庭 生 活 中，她 始 终 把 自 己 当 作 是 一 个

“人”，一个独立的个体。她大叫道 “我是我”，她

有着独立的生活理想和对自由的追求。虽然曾树生

受过新的高等教育，但她处于新旧交替状态的社会，

难免受些传统观念的束缚，也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做

母亲的责任。然而她没有因此丧失理想，她认真工

作，贴补家用，让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 在丈夫患

病失业之后，毅然承担起支付丈夫的医疗费和挽救

这个破碎家庭的重任; 她离开重庆到兰州也坚持每

个月寄钱回家，这些都与其接受的新式教育以及独

立自主的女性意识有关。

( 二) 女性的自我认同意识

女性的自我认同意识是指女性对自身的价值观

念、行为方式、人生态度、情感体验等方面的认同

与坚持。这种自我认同意识往往外化为对自我的认

可与自信。 《寒夜》多次提到曾树生的脸 “温热”

“光滑”，身体 “丰满”，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体现

了其良好的精神状态。这种与汪文宣的 “死气沉

沉”截然不同的生命活力根源于其对自我的认同和

内在衍生的自信。这种自我认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源于她人格上的独立与经济上的独立，因为有了充

足的“底气”，哪怕与家庭中的家长权威婆婆争吵

起来，她仍然是理直气壮。作为一名新女性，她对

自己这一身份有了强烈的认同感。

没有经过正常的婚办程序，曾树生与汪文宣因

自由恋爱而选择同居并生子，这成为婆婆攻击她的

一种利器。曾树生深受 “五四”新思想的影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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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女性意识已经深入脑海，对于婆婆的责难与非议

她敢于反抗，她坚信她有权选择人生的道路，有爱

与不爱的自由，她有着对封建夫权的替代物 “母

权” ( 父权暂时缺席的情况下) 不肯屈从就范的斗

争精神。当婆媳矛盾进一步升级，两者几乎水火不

容时，她最终忍无可忍地选择与丈夫解除婚姻关系，

离开这无“爱”的家，飞往自由的兰州。曾树生对

自身有着正确的认识，既不以工作上的 “花瓶”身

份而羞耻，也不以 “同居”身份而惭愧。相反，她

以一种强势的态度在这个家庭立足，以一种主人公

的心态来看待家庭中的复杂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

突破了女性不过是男性的附属品的传统观念。在那

样恶劣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下，她通过自己的努力争

取到了女性的基本生存权、经济权和自主权。

( 三) 女性的经济独立意识

与以往的新女性不同，树生最重要的特质在于

经济独立。之前男性作家的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绝大

多数经济都是不独立的，在家庭中总要依附男性，

如子君、繁漪等人。鲁迅［4］在 1923 年所作《娜拉走

后》的讲演里说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

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 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

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这种命运根源于女性的经

济不独立，要么回来继续依附男性，靠着男性的

“施舍”度日，要么堕落，出卖身体和灵魂来维持

生计。女性唯有进入社会取得了经济独立，才能成

为一个独立个体，才有资格去争取自己在社会和家

庭中所应得的地位与权利。正因为曾树生有独立的

经济收入，甚至还用自己的收入养一半的家，成为

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之一，所以曾树生在这个家庭

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丈夫对她是尊重的，甚至是

依赖的。婆婆虽然对她恨之入骨，但在经济上不得

不依赖她，尽管只要有办法，总也不肯用她的钱。

此外，树生的经济独立也为她自己赢得了自立、自

主的保障，有自己独立的理财，她可以在维持自己

的基本生活之外，做一些经济投资。

小说的最后，汪文宣的去世代表着这个家庭的

彻底解体，汪母不得不变卖家里所有的东西，带着

孙子小宣离开了重庆。汪母如果有自己的经济收入，

她和小宣就不会有太悲凉的结局。曾树生有独立的

收入，有独立的理财计划，并且成为这个家庭的主

要经济来源，这正是对私有制产生以来男权制经济

主导地位的一种绝对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女

性慢慢从陈旧的 “厨房” “阁楼”中走出来，开始

迈向独立的社会生活，不依靠他人就可以在社会中

立足，这也是早期职场女性走向新的独立自主的生

活的起点。

( 四) 女性的个性解放意识

曾树生有相当浓厚的现代女性主体的自我意识。

她敢于打破传统的伦理制度，毅然走出家门，走进

学堂，接受新思想; 与志同道合的汪文宣自由恋爱

并同居; 面对生活重压，勇敢挑起养家的责任，以

弱小者的身份，为生存权利和自身幸福与传统社会

抗争。曾树生的家庭最大的阻碍不是夫妻感情的破

裂，而是一位代表着封建旧文化的极端自私而又顽

固保守的婆婆。婆婆爱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也愿意

跟着儿子吃苦，但就是忍受不了儿媳种种有悖于传

统伦理道德的行为，忽视了时代的进步导致的社会

风俗的变迁。因此，婆媳之间的矛盾逐步升级，最

终无法调和，双方各不相让，水火不容。从根本上

看，这是一种思想理念的冲突与矛盾，因此很难得

到缓解与消除。从社交上看，曾树生在社交圈子里

能与人融洽相处。用她的话说: “我爱动，爱热闹，

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②当她与丈夫争执时，她毅

然离家出走，暂住在朋友家。她常应酬 ( 这固然与

她的职业有关) ，能与上司友好沟通，而不像汪文

宣那样卑微地生活在对上司的恐惧下，连大气都不

敢出。曾树生的这些表现，充分说明她已经具备了

鲜明的女性个性解放和独立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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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困境: 没有出路的未来

巴金的《寒夜》是一出悲剧，文中的三个主要

人物也都是悲剧人物。曾树生尽管从那个压抑的

“家”走了出来，去兰州追求自己的幸福与自由，

但是，事实上她并没有得到这种她所想象的幸福与

自由。由于始终处于对丈夫的亏欠感中，她最终还

是从兰州返回那个早已家破人亡、人去楼空的家中，

却发现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

这里出现了一种矛盾: 树生既然深受女性解放

的影响，勇敢地从无爱的家中走了出来，去寻求个

人的幸福与自由，那么，为何还有如此沉重的背负?

“她心 里 空 虚 得 很，只 想 找 个 地 方 关 上 门 大 哭 一

场。”③既然她有了自己的现代女性独立意识，她的

人格精神、经济基础是独立的，可是为何还摆脱不

了这种命运的“寒风的吹打”?

巴金的回答是“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④。

可以看出，当时的现代知识女性尽管有了自己的独立

意识，但并不能真正完全地独立，也无法真正地主宰

自己的命运。“夜”确实“太冷了”，难以排遣，难

以回避，面前并没有出路。不管她最终作何选择 ( 极

大可能是重回到兰州) ，她无法回避一个家破人亡的

事实，对丈夫和孩子的负罪感必然导致其精神失堕，

给其日后生活带来不可排解的阴影。

( 一) 传统家庭、社会理念的影响导致内心的

困惑

尽管曾树生在与观念陈旧的婆婆的交锋中寸步

不让，在自我行为上也我行我素，这是根源于个性

解放之后女性内心衍发出来的自我认同，但是她的

内心也总是在进行新旧观念的交战，偶尔还流露出

一些与传统理念相吻合却与个性主义相矛盾的思绪:

她在想起自己的孩子小宣时，总觉得自己对其照顾

不够，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在与婆婆激烈争吵之

后，看到婆婆为家全心付出，她内心也闪过 “她都

可以忍受，我为什么不可以呢”⑤这样的自我责备的

念头; 在与文宣争辩时，她也说自己或许不是个好

妻子; 而在与年轻、充满活力的陈主任交往时，她

也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回避。在她心中，尽管女性主

义、个性主义占了上风，但是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家

庭责任感仍然在起着作用，因此她经常处于内心新

旧观念交战的困惑之中。

( 二) 社会现实并没有给女性真正独立的出路

尽管在曾树生的年代里，随着中国近现代化进

程加快，中国女性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也有了一定

的选择空间，也可以走出家门，成为职业女性，从

而实现自己的经济和精神的双重独立，但是，从以

曾树生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女性的个人经历来看，社

会并没有给她真正独立的出路，她仍然是男性社会

的附庸。她从汪文宣的家里走出来，诚然，她通过

自己的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确实走出来了，但是

她从象征着中国封建传统的 “家”中走出来，就真

的救出了自己吗? 没有，她只不过是从一个 “家”

( 汪文宣的家) 逃到了另一个 “家” ( 陈主任家) ，

拒绝了对一个男人的依附 ( 汪文宣) ，选择了对另

一个男人的依附 ( 陈主任) ，依附的事实并没有多

大的改变，改变的只是依附的男人不同而已，汪文

宣不能给她所想要的富裕的生活和充满活力的躯体，

而陈主任可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她也没有

实现自我真正的人格独立，仍然依附在男权身上，

也没有实现自己真正的的经济独立，她的职业只是

当个让人开心的花瓶，并没有多少能自力更生的技

能和本领。面对种种社会现实，她走在阴暗的街上，

没有任何的出路。

三、结语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 《寒夜》里的曾树生

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女性，的确具有十分强烈的女性

解放和独立意识，她所代表的在 “五四”中成熟起

来的一代知识女性，抹掉了封建旧观念在她们身上

留下的烙印，执着地追求个人人格的独立、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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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足、行为的自主，重建了对女性身份的自觉认同。

她们热烈地追求个人幸福与个人自由，不遗余力地

渴望把自己从旧的世界中救出来。然而，由于传统

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观念的束缚，她们并没有找到

也不可能找得到一条真正独立、自由的道路，她们

也没有得到她们所追求、渴望的幸福与自由，她们

也很难从对男权的依附中摆脱出来，她们最终会被

当时那个男权社会所吞噬。巴金透过曾树生这个人

物，对女性解放的时代命题作了深刻的思考。在那

个时代，女性的个性解放不能仅局限于女性自身行

为，还需要依靠整个社会的进步，女性解放的真正

实现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②③④⑤均引自巴金中篇小说《寒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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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g Shusheng and the Modern Feminine
Consciousness in Cold Nights

LIN Ping

(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Public Management，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012，China)

Abstract: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feminism，the modern feminine consciousness represented by Zeng Shusheng’s

image in Cold Nights greatly exceeded that of Zi－jun，Mei and other women in former literary works． The progressive

women of this generation，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ensuing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not only walked out of their homes bravely，but pursued freedom，equality and their personal happiness

enthusiastically． Ba Jin included the proposition of the fate of female intellectuals，such as women’s existence，value

and way out，into the creation of the novel，and put forward new thinking on female issues such as the modern

women’s personality independence consciousness， self － identification consciousness， economic independence

consciousness and individual liberation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Zeng Shusheng． At the same

time，a deep concern about the way out of women after independence is also expressed．

Key words: feminism; Cold Nights; Zeng Shu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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